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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北洋军阀集团的派系纷争（下）

                                （1920-1924）

      第一节 直奉军阀的权力角逐

          一、直奉军阀的妥协与矛盾

    1．直奉两派军阀的暂时“联合”

    在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中，由于直奉两系的联合作战，结
果直胜皖败，段棋瑞只得自请辞去一切勋位、勋章及其职务，撤销

了“定国军”名义，宣告下野，从而也就结束了长达四年之久的皖系

军阀统治时期。战后，随着北京中央政权的易主，皖系军阀失去了

往昔的骄横气焰，代之而起的是直奉两大派系共同控制北京政权。

也就是说，这时的北京政府已由过去皖系单独支配的局面改由直

奉两方操纵共管：一是曹馄，这位直系首脑人物，以胜利者的姿态，

步段棋瑞之后尘，坐镇保定，遥控北京政权；一是奉系首领张作霖，

自居在战争中有“举足轻重之地位，有拔刀相助之功”①而飞扬跋

r，抱着扩张势力的野心，坐镇奉天，成为北京政府的太上皇。自此

    ① 台清中华书局编辑部：《吴佩孚传》，台湾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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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以大总统徐世昌为首的北京政府要想干成任何一件大事，均

须征得双方的同意，否则断难施行。而且，这两大集团投靠、依

恃的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范围，又各不相同，致

使直奉两系之间矛盾重重。但是，由于战争甫定，为了避免发生

新的冲突，直奉两大军阀又需要相互勾结利用，于是直曹结好于

奉张，奉张亦交欢于直曹，进而曹张在把兄弟的基础上，又结为

儿女亲家。开始，一些重大事件均由野心勃勃的张作霖出面主持，

曹馄则遇事妥协退让。因此，引起直系实权人物吴佩孚的不满，但

因他还是偏裨后辈，只有师长的职位，在当时的政治舞台上还不

能起主导作用。

    在奉直军阀的共同支配下，从7月22日至8月7日，北京政

府接连发布命令，如特派王怀庆督办近徽军队收束事宜；准免安福

系曾毓隽、李思浩、朱深三总长职；准免段芝贵京徽卫戍总司令职，

并派王怀庆代理；撤销战前发布的对曹馄、吴佩孚的处分令；准督

办边防事务兼管理将军府事务段祺瑞辞职；撤销边防事务处及西

北边防军名义，并由陆军部收束遣散；通缉查办皖系祸首徐树铮、

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那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

祯以及担任北方议和总代表的王揖唐和安福系议员方枢、光云锦、

康士铎、郑万瞻、减荫松、张宣等人；解散安福俱乐部；械夺昊炳湘

官位、勋章并免吴光新职；械夺曲同丰、陈文运、魏宗瀚、刘询、李进

才、张树元军官、军职，并交由陆军部惩处等①。至于皖系军阀首脑

段棋瑞，由于徐世昌以及张作霖等人为其开脱罪责并进行包庇，只

允其辞职而未作任何处置。曹馄亦不便坚持己见，也就不了了之。

    8月9日，内阁代理总理萨镇冰辞职，徐世昌几经考虑再次任

    ①风冈及门弟子编：《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
      刊 ·北洋军阀》（三），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3年版，第 1027页；中国第二历史档

      案馆编：《直皖战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87-199页以大总统令》，

      《展报》1920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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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靳云鹏为国务总理。

    靳云鹏(1877̂-1951年），字翼青，又作翼卿，山东济宁人，生

于邹县。18岁到天津小站人“新建陆军”当兵，后升排长。1898年

人随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留任教习。1902年任北洋军政司参

谋处提调。1909年由段棋瑞举荐到云南任新军第十九镇总参议。

辛亥革命时，蔡愕发动云南新军起义，靳抗拒革命，后兵败潜回北

京。人民国后，受段棋瑞重用，1913年被段保荐任第五师师长，9月

署理山东都督，次年授泰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1915年12月，被

袁世凯封为一等伯爵。1916年5月，调将军府将军,6月授果威将

军。1917年12月，冯国璋为总统时任为侍从武官长。1918年3月，

任北京政府参战督办事务处参谋处处长。1919年1月任陆军总

长，9月兼代国务总理，11月任国务总理。1920年8月，在萨镇冰

辞职后出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

    徐世昌认为，靳与张作霖是儿女亲家，而曹馄与张作霖亦结成

亲家，用这种连环的亲家关系，易为曹、张二人所接受。于是，为了

均衡直奉间的关系，徐裁去四省经略使的职位，并于9月任命曹馄

为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与张作霖之东三省巡阅使的地位

相坍。同时，徐邀请曹馄、张作霖共同协议四项办法：

    (1)直鲁豫巡阅使和东三省巡阅使对管辖省份中的用人行政

大权“得便利行事”，即曹、张各具有“自由行动”的权力。

    (2)更换疆吏（如督军等人）必须共同协商，“以期内外如一”，

即给予曹、张对中央用人行政的决策权。

    (3)巩固（靳云鹏）内阁，不得已而更换时，应“共相示知”，即内

阁人选须征得曹、张之同意。

    (4)中央如有重大事件，需共助办理。

    这是中央和直奉两大派系之间在权力分配上临时达成的一种

协议，直奉双方在实力一度相对平衡的情况下，在短暂的时间内曾

出现“和平”的局面。但对许多重大问题，如对南方的和战问题、国

会问题、选举间题等等均未涉及，因此他们之间只是在这一短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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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内有了一个临时性的协议，并没有解决根本问题，派系间的矛盾

仍在酝酿、滋生和发展之中。何况其中还有英、美、日帝国主义之间

错综复杂的矛盾。

    2．洛吴势力的上升和直奉关系失衡

    直皖战后，皖系的失败使日本在华势力遭到沉重打击，而直系

的胜利也给英美势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卷土重来并进而打破

日本在华的独占优势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势力

的完怪失败，因为日本帝国主义者并不甘示弱，就在皖系日益遭到

中国人民唾弃和痛恨的时候，它已经在物色另一个北洋军阀集团

的头目— 奉系军阀张作霖作为自己的工具，以便维护已获得的

权益，并继续进行扩大势力范围的斗争；而张作霖为了扩充自己的

势力，也必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才能达到目的。两者之间为了各自

的需要，便紧密地勾结起来了。于是，张作霖积极与日本打交道，他

向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立花小一郎表达了要问鼎中原的愿望，还提

出愿意维护南满铁路日本势力的意向①。9月、，张在会见日本贵志

少将时更公开表示对日政策：“今后必须实行真正之亲善主义。外

国人宣传：亲日之段棋瑞已没落，余将取而代之。既然如此，莫如承

认之，索性将一贯依靠日本之态度，，彻底公布。余将对徐大总统、靳

国务总理、曹馄等，阐明与贵国之关系，尔后发表亲日通电。因此，

今后在东三省，包括长江以北地区，坚决抵制排日思想之传播”②。

11月，张又派他的亲信于冲汉去日本进行活动，并很快地受到日

本内阁首相原敬等人的接见。同时，日本还对于冲汉表示了“可以

予张以相当待遇”③的态度，原敬首相对发展与张的关系定下了

    ①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乾元社1950年版，第24页。

    ②章伯锋主编：《北洋军阅》（四），武汉出版社199。年版，第27页。

    ③日本外务省档案：外务省调书，MT161411,135-141，内田外相致小播公使电，

      1921年 1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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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洽相处，使其安心”①的对策基调。对此，《原敬日记》曾记载说：

“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需要好好

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②这一中的之言，道出了

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既然直奉两系军阀的后台老板不同，他们在

战争中形成的这种联合也只能是暂时的，何况他们在占领地盘、收

编残兵，尤其是对北京政府的控制上，斗争异常激烈。所以，这种暂

时的联合不久便随着矛盾的日益扩大而呈现危机。矛盾主要表现

在张作霖和吴佩孚之间，而曹馄因与张有姻娅之谊，一时还不便闹

翻。

    昊佩孚（1874-1939年），字子玉，山东蓬莱人，清末秀才，后

来流落到京，无正当职业。1898年到天津投人淮军聂士成部当兵。

1906年升任北洋军曹馄所部管带。辛亥革命期间，他在山西娘子

关一带参加镇压革命军。袁世凯称帝时，曾率军人川镇压护国军。

1918年春，以旅长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在湖南攻打护

法军。1919年末冯国璋死后，曹馄成为直系的首领，吴佩孚为其

手下得力干将，资历虽浅，却能征善战，深得曹馄的倚重。曹深

知他能有今天这样煊赫的地位，与吴佩孚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常

说：“子玉是我最大的本钱。”③而吴佩孚经曹的不次提拔，累官至

直鲁豫巡阅副使，成为“直系势力的灵魂”④，与曹并称为直系的领

袖人物。

    直皖战争后，吴佩孚因屡立战功，名声大噪而不可一世。此时，

他既不买张作霖的账，对曹馄也不完全驯服。加之英美等国在华势

力又看中吴佩孚是可资利用的工具，在报章上把他吹捧成中国唯

一的“英雄”，使得吴佩孚自己也颇为自负而有“舍我其谁”之感。尤

    ①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乾元社 1950年版，第135 136页。

    ②原奎一郎编：《原敬日记》第9卷，第138页。

    ③肉菊隐：《吴佩孚将军传》，中华书局1941年版，第26页。

    ④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人民出版社1952年版，第2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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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对直皖战争中奉系作用的看法而对张作霖颇有触怒。张作霖

认为，直皖战争如果没有奉军参战，直军就不可能取得胜利，因此

奉军的倒向是这次战争孰胜孰败的决定因素。吴则认为；奉军参战

投机取巧，坐观成败，这次战争决胜负的关键一战是松林店一战，

而这一仗是他的汗马功劳。因此，他对张作霖在战后抢夺大批轴重

武器及财物，且“将战时所获军用品，装车百辆运奉”①的举动，尤

为“愤慈不平，几欲动兵截击奉军”②。吴又认为，既在军事上取得

胜利，在政治上应当有极大的发言权，而他的政治主张理应受到全

国各方面的特别重视。应当说，吴佩孚不仅懂得军事战，喜用策略，

而且也颇谙政治战，善抓题目。还在他驻兵衡阳时，就曾有取消南

北两个政府，另立新政府的野心。所以，当美国议员访华团团长丙

恩斯向大总统徐世昌提出召开国民大会以解决时局的建议时，吴
佩孚立即抓住这一时机，企图制造一个政治工具来实现他的个人

野心。于是，他立即大造舆论，趁英美记者访问他时，在关于时局的

问题上，便提出了召开国民大会解决国是的意见。他说：“国号共

和，以民治国，欲求真正和平之解决，唯有组织国民大会，提交会

议，此乃民治之真精神。”③进而又于1920年8月1日发出通电，提

出召开国民大会的具体办法，护列大纲八条：

    (1)定名为国民大会；

    一（2)性质由国民自行召集，不得用官署监督，以免官僚政客把

持；

    <3)宗旨取国民自决主义，凡统一善后及制定宪法与修正选举

方法及一切重大问题，均由国民解决，地方不得藉口破坏；

    (4)会员由全国各县农、工、商、学会各会各举一人，为初选所

举之人，不必以各本会为限。如无农工商学会，宁缺勿滥。再由全

    ①《申报》1920年 8月11日。

    ②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抬史》（下），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556页。

    ③中外新闻沙编：《吴佩孚全传》，上海世界书局1922年版，第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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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合选五分之一为复选，齐集天津或上海，成立开会；

    (5)由省县农工商学各会长互相监督，官府不得干涉；

    (6)事务所先由各省农工商学总会共同组织，为该省总事务

所，再由总事务所电知各县农工商学会各会，克日成立各县事务

所，办事细则，由该所自订；

    (7)经费由各省各县自治经费项下开支；

    (8)限期三个月内成立，开会限六个月，将第三条所列诸项议

决公布，即行闭会。

    同时，他主张将南北新旧国会一律取消；南北议和代表一律裁

撤，所有历年一切纠纷，均由国民解决①。他企图利用这种所谓“国

民大会”的办法，恢复为北京政府所解散的旧国会，驱逐由皖系所

扶植的大总统徐世昌，另建一个以他为中心的中央政府。但是，按

照吴佩孚规定的办法选出的“国民代表”不可能代表人民的意志，

而“国民大会”也只能是军阀专制统治下的一个装饰品。

    吴佩孚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得到不少团体和个人的响应和

赞同，如上海为此就成立了国民大会筹备会、国民大会策进会等团

体，易宗夔则专题写了致国务总理靳云鹏的信说：“南北分裂，帝制

和复辟的发生，谁不是借着民意来作恶？以至于互相倾轧，互相讨

伐；得胜的便乘机占夺地盘，失败的便投降仇敌以保持利禄；财用

fff乏了，便借外款，加赋税⋯⋯去年‘五四’、‘六三’运动，就是真正

民意第一次的表现；今年的安福部失败，就是真正民意第二次的表

现⋯⋯所以吴师长极力主张开国民大会就是明白这种趋势了。”②

然而，吴的主张却遭到徐世昌、靳云鹏、张作霖等的强烈反对。特别

是张作霖，他认为吴佩孚不过是曹馄手下的一个师长，所以对他甚

    ①沈云龙：《徐世昌评传》，台湾传记文学社印行，第596̂ 597页；吴佩孚先生集编

      辑委员会编：《昊佩孚先生集》下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第348-

        349页。

    ②北洋政府步军统领衙门档案，见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

      汇编》第一辑第三册，第222 2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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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轻视。当记者询以对昊的印象时，他毫不隐讳地说：“我只知向曹

使商谈大事。吴是区区师长，全国师长有好几十个，我手下也不少，

倘人人预闻政治那成什么话！’’并在接见日本记者时又强调“国民

大会是吴子玉个人的主张’，①。为此，张作霖还当面质问曹馄，而曹

当即表示他并不赞成这个意见，同时表示负责叫昊予以撤销。事

后，曹馄通电声明：昊佩孚的通电未征得他的同意，“应予撤回”。后

来，由于日本的干预和张作霖等人的坚决反对，特别是直系内部意

见也不一致，吴佩孚炮制的“国民大会”的计划未能实现。

    3．直奉矛盾冲突下的北京政府

    吴佩孚与张作霖之间的恶感在日益加深，曹馄与张作霖之间

争权夺利的严重矛盾也时隐时现，北京政府夹在直奉两系军阀之

间更是无所适从，而面临的一些迫切的问题又急待解决。如国会问

题，战后除广州有一个旧国会（即非常国会）外，新国会（即安福国

会）已自动宣布停会。北京政府为此通令各省根据旧选举法进行国

会改选，亦无人响应，且遭到皖系军阀、浙江督军卢永祥的反对。因

此，北方长期陷于无国会的状态中。在内阁问题上，双方的矛盾也

逐渐显露出来。对于由靳云鹏组阁，因靳与张作霖是亲家，与曹馄

是结拜兄弟，又与吴佩孚是山东同乡，所以直奉双方一致同意靳出

任阁投，但在内阁成员的安排上却出现了意见分歧。后几经协商，

内阁成员才确定下来，他们是：

    外交总长 颜惠庆

    内务总长 张志潭

    财政总长 周自齐

    陆军总长 靳云鹏（兼）

    海军总长 萨镇冰

    司法总长 董 康

    ①台河中华书局编辑部：《吴佩孚传》，台海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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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总长’范源镰
    农商总长 王酒斌

    交通总长 叶恭绰

    其中，只有张志潭属于直系，王酒斌属于奉系，而周‘自齐、叶恭

绰以及内阁总理靳云鹏都倾向奉系。由于内阁中奉系势力雄厚，北

京政府在处理直奉间利益的问题上，往往偏向奉系，常常引起直系

的强烈不满。内阁外而因直奉两系的大小军阀为权力地位的分配

闹得不可开交，内而因旧交通系首脑梁士治企图取代阁睽进行倒

阁活动，更是一筹莫展。加之，1921年2月4日外蒙古再次宣布独

立，当地驻军被迫退出库伦，边防吃紧，北京政府虽然拨发了一批

军铜给奉系军阀张作霖，令其派兵“援库”，然而张得款后却按兵不

动。总之，成堆的问题有待北京政府解决。为此，1921年春，内阁总

理靳云鹏迫于形势的发展，决定邀请曹馄、张作霖到京举行会议，

以便解决面临的这些重大问题。当时，湖北督军王占元继李纯逝后

成为长江三督的领袖，并已取得“壮威上将军”和“两湖巡阅使”的

头衔，俨然已成为一个大军阀，故亦在被邀请之列。

    经过靳云鹏的再三邀请，4月15日张作霖来到天津，随后曹

馄于16日亦抵津，两人建议会议改在天津举行，对此，靳云鹏只得

迁就，于18日自京赶赴天津与会。王占元因河南发生战事，火车不

通而受阻，未能及时赶到，直到25日才抵津门。于是，会议便于是

日在曹馄的住宅曹家花园举行。这次天津会议又称“巡阅使会议”

或“北方四巨头会议”，实际上这是一次张作霖、曹馄进行争夺地盘

和权力的政治分赃会议；而王占元因其实力远在张、曹二人之下，

所以只是泰参末议，无足轻重。

    会议首先遇到的是南北统一问题，因为北京政府正企图实现

“统一”，以便向四国银行团进行大借款，好渡过财政难关，如果西

南“自治”各省归附北方，剩下广东一省，统一问题就易于解决。当

时，直奉两系都主张援助桂系反攻广东，或者拉拢陈炯明来拆孙中

山的台。张作霖更直截了当地提出帮助桂系“讨伐”孙中山，并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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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张勋为苏皖赣巡阅使，负责“讨伐”任务，因为张勋的旧部新安

武军尚有40余营计2万余人在江苏、安徽两省，这样可为奉张“伸

手长江流域”①预作准备。曹馄没有正面回答张的建议，而提出先

解决“援库问题竺，曹、王并提议派张勋为“征库总司令”，后遭张作

霖否决，而靳云鹏亦惮于全国之反对，不敢速以苏皖赣许张勋。但

起用张勋，为奉张全力所争之事，故而又为其谋巡阅热察绥一职，

亦未通过。4月27日，遂决定联名发一电报，谴责广州非常国会另

组政府，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破坏统一，但只字未提“讨伐”

之事。电报除曹、张、王列名外，又拉南北一些督军、省长充数。可

是，电报发出后，皖系军阀卢永祥、李厚基、何丰林等都声言事先未

征求他们的同意而代为列名，并对此深表不满。至于“援库”问题，

曹、张二人未能取得一致意见，而王占元却自告奋勇地表示愿意由

湖北出兵两师，然而他的真实意图是想把异己势力第七、八师从湖

北调走。在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演出了一场闹剧：就是奉张为援库

征蒙已从北京政府领得军炯200万及开拔费100万，直曹仅索得

欠炯50万元，列席会议的曹馄之弟、直隶省长曹锐很不服气，当场

与内阁总理靳云鹏发生冲突，以至靳愤而提出辞职。后经张作霖、

王占元再三劝慰才平息下来，并由曹、张、王三大联名于4月28日

发出一个拥护内阁的通电，谓“靳撰自上年安福倒后，重组内阁，身

膺艰巨，措施国务，禅精竭虑，裁兵减政，积极进行，功绩甚伟。近因

财政竭撅，内政纷扰，致萌退志。馄等默察大势，际兹国家濒危，内

政外交，非靳莫属。业于沁晚会议决定：拥护靳阁，勿使邃去，以维

大局。除经电劝慰外，各省同袍咸具爱国热忱，请一致主张，拥护靳

阁，以奠邦本，不胜祈祷。’，②这样，总算挽回了靳的面子，平息了全
国的舆论，靳才不再提出辞职。自此以后，会议开得更为松散，“四

巨头”每天打麻将、叫堂差、征歌选色、饮酒取乐，偶尔抽时间讨论

    ①（（申报》1921年5月s [3 0

    ②《申报》1921年5月3日。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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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下军国要事，也是意见歧异。5月5日后，三巡阅使应徐世昌邀

请赴京，在公府举行联席会议，协商分配权力和地盘问题，直到5

月下旬，三巡阅使方散会离京。

    总之，天津会议经过一个多月讨价还价的争吵，终于达成了妥

协，大体结果是：直系取得了陕西的地盘，并使奉系撤走了驻河南、

陕西的驻军；而奉张达到了兼署蒙疆经略使的目的，并在关外三省

及热、察、绥三个特别区内扫清了奉系以外的势力。尽管如此，奉张

对垂涎已久的长江流域，因已多属直系，一时难以伸张，仍感到不

能满足。5月，靳内阁为排斥旧交通系分子而提出总辞职，但这个

夹在直奉系间的烂摊子又无人敢接。14日，靳云鹏又受命重新组

阁，阁员为：

    外交总长 颜惠庆

    内务总长 齐耀珊

    财政总长 李士伟

    陆军总长 蔡成勋

    海军总长 李鼎新

    司法总长 董 康

    教育总长，范源镰

    农商总长 王遒斌

    交通总长 张志潭

    齐耀珊，王酒斌接近奉系，蔡成勋是吴佩孚的把兄弟，又将旧

交通系分子周自齐、叶恭绰排挤出阁，直奉之间暂时取得了妥协。

然而，“自此奉、直两系各尽力以图本系势力之扩大，而每经一度之

发展，两方即不免暗中有一次之冲突，结果则各得相当之交换，以

维持其势力，而暗中更各竭力相斗”，“靳云鹏方执中央政柄，遇事

以保持各方均势为务，使两系利害，不致过于冲突。”①这就是当时

    ①张梓生编：《直奉战争纪事》，见来新夏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北洋军阀》

        （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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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云鹏依违于两大之间，以维持其内阁之位置的写照。

    毛泽东曾经指出：“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

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故只要各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

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

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①直奉军阀在直皖

战争中的“联合”，正是这种“暂时的妥协”，而就在他们“联合”的时

候，即已开始孕育着新的战争。而且，张作霖为了对付直系，这时便

同皖系的残余势力以及广东的孙中山加强联系，为日后结成反直

联盟奠定了初步基础。

    直皖战后，张作霖为准备对直战争，更加积极地乞求日本的援

助。1922年1月8日，张即派日本顾问叮野中佐向驻华公使小蟠

转达自己的意旨：“我（张作霖）没有和吴（佩孚）合作之意。当此之

际，有两种途径：一、暂时静观形势，等待吴积极行动，消极防卫；

二、我全然积极行动。日本政府的意见如何？”②当时，日本政府有

两种不同意见：小蟠公使等主张采取静观态度；陆军方面则主张援

张，他们认为：“英、美和直派合作，力图驱逐日本在华势力，使帝国

丧失对中国的权威，使我对华尤其是满蒙政策有从根本上被推翻

而不可挽回之虞。’，③因此，“当此之际，（帝国）应支持张作霖压制

吴的野心，打破英、美以昊为傀儡的阴谋，相信这是为了维护帝国

地位不可避免地采取的正当防卫手段’，④。1月19日，内田外相在

一封密电中则说：“如援张，日本则冒很大风险。提供武器之事，不

    ①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

      版社1966年版，第47 48页。

    ②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MT137卷,MT161411，第

        241-258页。

    ③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MT137卷，MT161411，第

        530̂ -533页。

    ④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MT137卷，MT161411，第

        328̂ -329页 。



  第五章 北洋军阀集团的派系纷争（下） 639

会不在外部泄露⋯⋯如此事被揭露，日本不仅召来张的政敌，而且

召来中国国民和世界舆论的非难和反对，影响我国外交立场。英美

方面为对抗日本对张的援助，又援助吴佩孚，进而出现日、英对峙

的形势。有必要甘冒这种风险而援张吗？”①

    4月21日旧 本外务省正式起草了一个《帝国政府对直奉战

争引起的中国局势的方针》三条②：
    第一条，“为目前中国局势的安定，召回张作霖的顾问贵志少、

将、盯野大佐、本庄大佐。如召回有困难时，至少他们作为张作霖的

顾问，在（军事行动）只限于中国的情况下，不要干预张的任何军事

行动”。

    第二条，“以适当的方法与吴佩孚进行联系，努力使他对我方

针不致于误解，以便使他谅解我国的公正不倚的态度”。

    第三条，“在北京，按着既定方针，尤其是《九国公约》的宗旨，

由我方主动采取措施，使英公使和外交使团在协商的基础上对中

国时局采取共同措施”。

    这就是说，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日本没有采取积极援张的方

针，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美列强又重新回到亚洲，打着“门户

开放”的口号，订立了《九国公约》，建立起共同侵略中国的新体制。而

且，日本对奉张的态度，已预兆着直奉战争对奉系不妙的前景。

    直奉军阀共同把持北京政府，事实上就是英、美、日为北京政

府的共同主人。但是，每一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想主宰中国，这就必

定要排斥另一个对手，这样，也就决定了它们之间矛盾不断恶化和

必须采取分裂中国而加紧扶助各自势力的策略。从这个意义上看，

直奉军阀的“联合”，本质上只能是暂时的妥协和“联合”，而矛盾的

    ①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MT137卷，MT161411，第

      408-422页。

    ②美国国会图书馆复制：《日本外务省档案））（缩型胶卷）MT139卷，MT161411,第

        2083一209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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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恶化乃至分裂则是必然的结果。

  二、直系军阀势力的扩展与“联省自治”运动

    1．吴佩孚练兵备战

    1920年直皖战争后，各派军阀势力又经历了一次新的组合，

直、奉两大派系既成为共同控制中央政权的合作伙伴，又成为争权

夺势、互相排斥的对手。直系在击败实力雄厚的皖系后虽然未能独

操中央政府的权柄，但在政治、军事上都占优势，再加上英、美势力

的舆论倒向，使直系势力迅速膨胀。奉系则乘直皖战争之隙扩展了

实力，而且已经把触角伸延到关内，皖系败后，历史把它推上了与

直系军阀成为直接对手的地位。但就军事实力而言，奉系稍弱于直

系。为了与直系抗衡，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急于联络各方面的反直

力量以壮大声威，于是才有孙、段、张三角联盟的出现。面对奉系的

幕后活动，直系军阀特别是吴佩孚深知奉张的用意，何况，所谓奉、

直斗争，实际上就是张、吴的斗争，这就促使昊要趁机发展军事实

力，以便在中央政权中压倒奉系，最后以武力“统一”全国，形成“直

系即中央”的一统局面。

    吴佩孚在提出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之后，立即遭到北京政府

和奉系军阀的一致反对，甚至连曹馄也没有予以支持，使吴佩孚意

识到，他自己支配北京政权的条件还远未成熟，也就是说他的实力

还不能左右当时的政治局面，迫使他下决心扩充自己的力量。于

是，他把自己统率的第三师全部撤回其盘踞的洛阳，以示‘’不问朝

政”，并决定在此埋头练兵，扩大实力。

    洛阳素有“九朝故都”之称，关帝庙位于城南7公里处，是我国

三大关公庙之一，据说三国名将关羽之头颅就埋于此。吴佩孚崇拜

关羽，并以“关公”自况，他认为洛阳为十省通衙，四通八达，地理适

中，在此驻兵，则居中可御外，宜于武力统一全国，况且“洛阳居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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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之中，最便于发号施令以抚缉四方”①，而巩县兵工厂就在近旁，

武汉、南京兵工厂有京汉、津浦、陇海铁路运输，武器弹药供应方

便。可是，当时河南的督军是赵调，在直皖战前，赵是反皖八省同盟

之一，战后他一无所获，而河南却成了直系的屯兵场所：冯玉祥驻

兵信阳，萧耀南驻兵郑州，吴佩孚驻兵洛阳。尤其吴好大喜功，获得

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头衔后，建立庞大的使署，颐指气使，俨然成了

赵调的顶头上司。在这一情势下，赵调为了对付直系，转而投向了

奉系。

    吴佩孚以直鲁豫巡阅副使的名义，除由他直接统辖的第三师

外，还有由直隶第一混成旅扩充的王承斌的第二十三师、张福来的

第二十四师，由直隶第二混成旅扩充的萧耀南的第二十五师以及

阎相文的第二十师，总计约有5万人的兵力隶属于他的靡下。他在

大练兵时大体做出如下举措：

    (1)扩充师旅，补充兵员。吴将随他南征北战的一大批军官逐

级提拔，他所属的大多数旅长晋升为师长，如王承斌、萧耀南、阎相

文、张福来等人。这些人的官升了而兵不足，于是他大量招兵买马，

补足各师兵员。

    (2)参照古今中外战史、兵法，推行以步兵为主，以连为单位进

行操练；努力提高中下级军官的军事素养，讲授战地指挥、兵器使

用、构筑工事等军事科目，培养军官、士兵吃苦耐劳的精神，所谓

“凡为将之道，冬不披裘，夏不衣葛，暑不挥扇，寒不围炉，必与士卒

同甘苦，共患难，方足以得人心”②。吴佩孚不仅从制订大纲到具体

作业都事必躬亲，而且还亲自授课，大讲孔孟之道，向官兵灌输封

建伦理道德，以使他们树立忠于他本人的思想，诸如“军之宗旨，尤

贵服从，将之御士，尤贵同心，务使将兵一体，如身臂相依，指挥灵

    ①吴佩孚先生集编辑委员会编：《吴佩孚先生集》上编，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 1960

      年版，第 282页。

    ②武德报社编：《吴佩孚》，北京武德报社 1940年版，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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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动作迅速，方足以建奇功”①之类的内容。

    (3)他把练兵的重点放在他直辖的第三师上，不仅配以新式武

器、重武器，加强装备，还设置铁甲车队、炸弹队、航空队等，使该师

在武器、训练和装备上都远胜过其他部队。

    吴佩孚的练兵，在北洋军阀中享有盛名，他不仅成立教育处，

具体负责练兵事宜；还编练学兵队及幼年兵团，提高部队的身体和

文化思想素质；并建立军官教导团轮训将佐及各师旅部队。昊佩孚

此次练兵取得很大效果，也使一些北洋将领自愧不如。时任两湖巡

阅使的王占元有一次取道京汉路回鄂，车过郑州时，吴派学兵队在

站欢迎，正巧下了一阵急雨，青年学兵鸽立涝沱大雨中，“一个个胸

脯挺直，仪容异常整肃’，②，王回到湖北对昊的军队大加赞扬。经过

洛阳练兵，吴佩孚的军队在数量和素质上都较其他军阀部队胜过

一筹，为随之即来的与奉系军阀的征战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在练兵的同时，吴佩孚为了最大限度地扩充自己的势力和取

得帝国主义的支持，他“坚持向英、美官员和民间人士讨好，以便在

他取得最高权位的时候，赢得他们道义上和物质上的支持。他做出

各样的努力去结交到中国的下述四方面的外国人：外交官、商人、

新闻界和传教士”③。他的外交手段包括：正式声明保护外人的生

命财产；直接同外国政府和商业团体接触，求取财政上的支持；暗

中从外国私商手中获得武器弹药；以及通过会见和社交活动，结交

外国的外交界，特别是陆海军人士、外国报界、传教士和一些有地

位的人，以扩大直系及他本人的影响。

    直奉两系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在直皖战后不仅在结束军事、

处置皖系势力等问题上发生争执，而且在扩展地盘特别是在把各

自的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的问题上也争夺激烈。如在对待安徽督

    ①武德报社编：《吴佩孚》，北京武德报社1940年版，第80 81页。

    ②台湾中华书局编辑部：《昊佩孚传》，台湾中华书局 1983年版，第51页。

    ③陈玉现译：《吴佩孚与英美》，《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2期，第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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